
一
年
級
朗
讀  (

一) 
紅
蘿
蔔
蛋
糕(

節
錄)

    

作
者
：
蔡
珠
兒 

 

有
一
晚
我
又
在
烤
蛋
糕
，
忽
然
接
到
妹
妹
的
電
話
，
糖
尿
病
纏
身
多
年

的
媽
媽
，
突
然
衰
竭
休
克
，
送
進
了
加
護
病
房
。 

翌
日
我
趕
回
台
北
，
和
妹
妹
弟
弟
在
醫
院
守
候
了
七
個
日
夜
，
深
度
昏

迷
的
媽
媽
始
終
沒
有
醒
來
，
然
而
當
我
緊
握
她
的
手
，
她
的
右
眼
不
斷
流
出

淚
水
來
，
醫
生
跟
我
們
說
她
已
腦
死
，
但
他
無
法
解
釋
淚
水
由
何
而
生
。
等

到
淚
水
逐
漸
乾
涸
停
止
，
在
一
個
陰
寒
徹
骨
的
雨
夜
，
媽
媽
終
於
走
了
。 

回
到
香
港
後
，
我
並
不
特
別
悲
傷
，
只
覺
得
空
蕩
蕩
、
呆
滯
、
茫
茫

然
。
於
是
又
開
始
做
紅
蘿
蔔
蛋
糕
。
把
紅
蘿
蔔
洗
淨
削
皮
，
一
根
根
刨
成

絲
，
空
蕩
蕩
的
時
候
最
宜
勞
動
，
刨
了
許
久
都
不
手
酸
。 

媽
媽
消
失
了
，
但
我
感
覺
不
到
消
失
於
何
處
，
分
不
清
日
子
和
以
前
有

什
麼
兩
樣
；
我
早
已
習
慣
沒
有
媽
媽
的
生
活
，
沒
人
可
以
撒
嬌
、
訴
苦
、
商

量
。
從
我
八
歲
那
年
，
爸
媽
就
開
始
熱
衷
宗
教
，
總
是
風
塵
僕
僕
，
奔
走
於

道
場
、
法
會
和
教
友
之
間
，
不
見
人
影
，
撂
下
家
裡
幾
個
孩
子
自
力
更
生
，

我
很
早
就
學
會
煮
飯
，
站
在
椅
子
上
炒
菜
。 

 



一
年
級
朗
讀  (

二)  
晨(
節
錄)

    

作
者
：
琦
君 

 

正
躊
躇
著
，
卻
看
見
一
位
白
髮
蕭
然
的
老
先
生
，
笑
容
可
掬
地
慢
慢
走

進
來
，
他
脫
下
短
棉
襖
放
在
長
櫈
上
，
對
我
笑
笑
說
：﹁
你
願
意
看
我
打
太
極

拳
嗎
？
﹂
我
高
興
地
回
答
說
：
﹁
好
極
了
，
我
正
想
學
。
﹂
於
是
他
就
開
始

了
。
那
緩
慢
而
有
韻
律
的
動
作
，
和
他
一
臉
溫
和
的
神
情
，
凝
成
一
股
沉
靜

的
氣
氛
，
使
周
圍
的
喧
囂
都
遠
離
而
去
，
使
我
平
日
急
躁
的
心
也
寧
靜
下

來
。 

我
的
眼
神
追
隨
著
他
美
妙
的
姿
勢
，
一
步
步
，
一
步
步
，
直
到
他
打
完

一
整
套
。
他
站
定
一
會
以
後
，
就
在
我
旁
邊
坐
下
來
，
對
我
說
：﹁
你
看
我
已

微
微
出
汗
，
不
需
穿
棉
襖
了
。
﹂
我
看
他
雙
頰
微
紅
，
真
當
得
起
是
童
顏
鶴

髮
，
一
雙
手
背
圓
圓
的
不
像
一
般
老
年
人
的
枯
萎
。
想
來
定
是
太
極
拳
的
功

效
。
沒
等
我
向
他
請
教
，
他
就
對
我
說
：
﹁
太
極
拳
不
但
可
以
養
生
，
也
可
以

養
心
。
因
為
打
的
時
候
第
一
要
全
身
放
鬆
。
肢
體
放
鬆
以
後
，
心
也
自
然
會

放
鬆
。
一
舉
手
一
投
足
，
都
要
柔
和
，
身
體
要
保
持
平
衡
，
柔
和
就
能
心
平

氣
和
，
平
衡
就
能
不
偏
不
倚
，
發
生
力
量
。
這
就
是
老
莊
以
柔
克
剛
之
理
，

你
們
年
輕
人
要
細
細
地
體
味
。
﹂ 



一
年
級
朗
讀  (

三) 
我
的
書
齋(

節
錄)

    

作
者
：
鍾
理
和 

 

某
個
冬
日
，
當
樹
影
斜
過
庭
邊
來
時
，
那
陰
涼
的
黑
塊
觸
動
了
我
的
心

機
。
於
是
我
搬
藤
椅
及
圓
形
几
凳
，
以
便
置
放
稿
紙
和
鋼
筆
水
等
，
便
在
那

下
邊
開
始
寫
東
西
，
我
的
書
桌
是
一
塊
木
板
，
一
端
手
托
著
，
另
一
端
則
架

在
藤
椅
的
扶
手
下
。
樹
影
刻
刻
移
動
，
因
而
我
也
不
得
不
追
隨
著
移
動
。 

我
極
高
興
自
己
的
發
現
，
它
實
在
太
美
了
。
在
那
裡
寫
東
西
既
寫
意
、

又
痛
快
。
就
是
世
上
所
有
建
築
得
最
華
美
最
富
麗
的
書
齋
，
都
不
會
比
它
更

好
吧
！ 你

的
書
齋
也
許
是
明
窗
淨
几
，
雕
金
飾
玉
，
也
許
案
頭
有
一
盆
古
梅
，

壁
間
懸
有
名
人
的
書
畫
，
但
比
起
我
面
前
壯
大
的
山
河
，
深
邃
悠
遠
的
藍

天
，
阡
陌
橫
斜
的
田
野
，
就
顯
得
那
麼
渺
小
寒
酸
，
俗
不
可
耐
。 

你
的
書
齋
也
許
華
貴
，
而
我
的
則
簡
樸
，
但
我
不
愛
你
的
華
貴
而
愛
我

的
簡
樸
。
它
因
為
是
在
天
底
下
，
光
線
富
足
；
因
為
在
山
腰
，
居
高
臨
下
，

前
邊
的
山
川
、
田
園
，
村
莊
的
雲
煙
、
竹
樹
、
人
物
，
盡
收
眼
底
，
眺
望
絕

佳
。 

 



二
年
級
朗
讀
（
一
） 

生
命
的
終
極
餅
乾
（
節
錄
） 

 
 
 

作
者
：
劉
安
婷 

 

我
到
海
地
的
時
候
其
實
離
大
地
震
已
經
過
了
一
年
，
他
們
仍
然
窮
到
連
總
統

府
的
建
築
都
沒
辦
法
修
復
；
窮
到
幾
乎
沒
有
一
個
人
可
以
埋
葬
自
己
的
親
人
，
十

幾
萬
死
亡
的
人
口
，
就
丟
在
一
個
大
坑
裡
一
起
埋
葬
；
窮
到
三
分
之
一
的
全
國
人

口
，
仍
然
住
在
帳
篷
搭
的
難
民
營
裡
。 

我
去
海
地
其
實
是
在
難
民
營
中
當
英
文
和
法
文
老
師
，
但
是
看
過
他
們
所
經

歷
的
一
切
，
我
覺
得
自
己
非
常
渺
小
，
我
覺
得
：
「
我
到
底
有
什
麼
道
理
可
以
教

給
你
們
？
」
所
以
除
了
上
課
時
間
之
外
，
我
大
部
分
的
時
間
很
少
講
話
，
我
只
不

過
去
一
個
又
一
個
的
帳
篷
裡
，
聽
學
生
們
講
故
事
，
陪
他
們
一
起
哭
、
一
起
笑
。 

回
到
美
國
之
後
，
我
的
海
地
學
生
們
會
想
辦
法
和
我
保
持
連
絡
。
其
中
有
一

個
學
生
說
：
「
老
師
，
我
從
來
沒
有
停
止
講
過
妳
的
故
事
。
」
我
說
：
「
同
學

啊
！
我
沒
有
什
麼
故
事
，
你
明
明
知
道
我
很
少
講
話
，
我
哪
來
的
故
事
跟
你

講
？
」
。
他
說
：
「
老
師
，
因
為
就
只
有
妳
來
的
時
候
，
沒
有
滿
腔
的
大
道
理
要

講
給
我
們
聽
。
」 

 



二
年
級
朗
讀
（
二
） 

祖
靈
遺
忘
的
孩
子
（
節
錄
）    

 

依
照
排
灣
族
的
傳
統
，
祭
典
中
的
歌
舞
是
依
身
分
作
區
別
的
，
有
貴
族
級
、
有

平
民
級
、
有
已
婚
級
和
未
婚
級
的
。
這
些
族
規
在
每
個
孩
子
生
下
後
，
就
有
長
輩
諄

諄
告
誡
並
嚴
守
。
母
親
其
實
並
沒
有
忘
記
規
矩
，
錯
在
她
太
早
就
出
嫁
。
十
八
歲
的

女
孩
，
在
部
落
裡
正
是
隻
天
天
被
追
逐
的
蝴
蝶
，
來
回
穿
梭
於
青
年
的
社
交
圈
裡
，

但
是
被
快
樂
沖
昏
頭
的
母
親
，
卻
意
外
地
觸
犯
了
族
規
。
當
她
落
落
寡
歡
被
分
發
到

已
婚
者
的
舞
群
中
時
，
竟
發
現
她
許
多
同
窗
摯
友
的
臉
孔
，
錯
落
地
出
現
在
這
群
略

顯
老
暮
的
團
體
中
。 

「
那
是
我
第
一
次
覺
得
離
部
落
很
遠
很..

..
..

遠
！
」
那
天
夜
裡
，
母
親
與
其

他
的
同
學
喝
到
天
亮
，
聊
天
中
，
知
道
許
多
女
同
學
和
她
一
樣
，
嫁
到
了
遙
遠
的
地

方
，
沒
有
親
人
、
沒
有
豐
年
祭
、
沒
有
歌
聲
，
也
沒
有
禁
忌
，
一
個
人
孤
伶
伶
地
生

活
在
眷
村
，
或
客
家
庄
，
或
閩
南
聚
落
裡
，
除
了
孩
子
別
無
寄
託
。
隔
天
清
晨
，
母

親
將
少
女
時
期
的
衣
服
脫
下
，
仔
細
地
用
毛
毯
包
裹
好
，
藏
進
櫃
子
的
最
底
層
。 

   



二
年
級
朗
讀
（
三
） 

結
核
（
節
錄
）    

作
者
：
阿
布 

 

結
核
菌
感
染
之
後
，
不
一
定
會
立
刻
發
病
；
他
陰
險
，
他
潛
伏
，
他
是
一
個
老

練
的
殺
手
，
默
默
等
待
身
體
免
疫
力
最
衰
弱
的
時
刻
，
破
土
而
出
。 

病
理
課
結
束
了
，
顯
微
鏡
與
玻
片
都
被
收
進
上
鎖
的
櫃
子
裡
。
但
結
核
還
在
。

結
核
留
在
記
憶
的
海
洋
中
，
留
在
心
裡
。 

五
年
級
進
醫
院
見
習
，
曾
經
照
顧
過
肺
結
核
的
病
人
。
他
們
住
在
負
壓
隔
離
病

房
裡
，
出
入
都
要
層
層
防
護
，
戴
上N95

口
罩
，
開
兩
扇
門
才
能
進
入
室
內
。
病
人

坐
在
一
片
白
的
病
室
裡
，
眼
神
呆
滯
地
盯
著
電
視
；
一
群
穿
著
白
袍
、
戴
著
白
色
口

罩
的
查
房
大
隊
走
進
去
，
威
風
凜
凜
，
像
監
獄
裡
的
獄
卒
，
走
在
最
前
方
的
主
治
醫

師
，
就
是
典
獄
長
，
帶
來
最
新
的
刑
期
消
息
。 

這
是
法
律
的
轄
區
之
外
，
另
一
種
的
監
獄
。
在
按
時
使
用
抗
結
核
藥
物
之
後
，

必
須
驗
痰
轉
為
陰
性
，
方
能
解
除
隔
離
；
有
病
人
把
這
樣
的
治
療
方
式
比
喻
為
坐

牢
，
所
犯
的
罪
，
就
是
痰
裡
面
那
些
一
絲
絲
的
結
核
菌
。
一
旦
入
住
隔
離
病
房
，
聽

到
結
核
病
的
大
名
，
探
病
的
人
忽
然
就
少
了
。 

  



三
年
級
朗
讀
（
三
） 

談
友
誼
（
節
錄
）    

作
者
：
梁
實
秋 

 

世
界
上
還
是
有
朋
友
的
，
不
過
雖
然
無
需
打
着
燈
籠
去
找
，
卻
是
像
沙
裡
淘
金

而
且
還
需
要
長
時
間
地
洗
煉
。
一
旦
真
鑄
成
了
友
誼
，
便
會
金
石
同
堅
，
永
不
退

轉
。 

大
抵
物
以
類
聚
，
人
以
群
分
。
臭
味
相
投
，
方
能
永
以
為
好
。
交
朋
友
也
講
究

門
當
戶
對
，
縱
不
必
像
九
品
中
正
那
麼
嚴
格
，
也
自
然
有
個
界
限
。
「
同
學
少
年
多

不
賤
，
五
陵
裘
馬
自
輕
肥
」
，
於
「
自
輕
肥
」
之
餘
，
還
能
對
着
往
日
的
舊
遊
而
不

把
眼
睛
移
到
眉
毛
上
邊
去
麼
？
漢
光
武
容
許
嚴
子
陵
把
他
的
大
腿
壓
在
自
己
的
肚
子

上
，
固
然
是
雅
量
可
風
，
但
是
嚴
子
陵
之
毅
然
決
然
地
歸
隱
於
富
春
山
，
則
尤
為
知

趣
。
朱
洪
武
寫
信
給
他
的
一
位
朋
友
說
：
「
朱
元
璋
作
了
皇
帝
，
朱
元
璋
還
是
朱
元

璋
…
…
」
話
自
管
說
得
很
漂
亮
，
看
看
他
後
來
之
誅
戮
功
臣
，
也
就
不
免
令
人
心

悸
。
人
的
身
心
構
造
原
是
一
樣
的
，
但
是
一
入
宦
途
，
可
能
發
生
突
變
。
孔
子
說
：

「
無
友
不
如
己
者
」
，
我
想
一
來
只
是
指
品
學
而
言
，
二
來
只
是
說
不
要
結
交
比
自

己
壞
的
，
並
沒
有
說
一
定
要
我
們
去
高
攀
。 

  



三
年
級
朗
讀
（
一
） 

數
字
人
生
（
節
錄
）    

作
者
：
吳
魯
芹 

 

人
生
已
經
淪
落
到
僅
剩
幾
個
數
字
。 

幾
個
數
字
就
可
以
道
盡
人
生
。 

我
對
一
些
數
字
肅
然
起
敬
，
已
是
中
年
以
後
，
可
以
說
成
熟
得
相
當
晚
。
這
是

客
觀
條
件
使
然
，
因
為
我
海
外
棲
遲
，
早
已
年
逾
不
惑
，
也
許
正
因
為
如
此
，
對
幾

個
數
字
能
有
如
此
之
大
的
威
力
，
尊
敬
之
外
還
帶
幾
分
驚
恐
。
上
段
說
起
感
慨
或
者

結
論
是
瑣
事
麻
煩
所
引
起─

─

瑣
事
是
指
兩
次
微
不
足
道
的
車
禍
。 

一
次
是
大
小
女
從
寒
舍
駕
車
下
山
，
轉
彎
時
大
約
略
微
偷
工
減
料
，
使
左
邊
來

車
在
角
度
上
無
法
不
碰
，
車
身
當
然
受
了
一
點
微
傷
。
可
是
禍
不
分
大
小
，
報
起
帳

來
手
續
同
等
麻
煩
，
尤
其
令
我
自
尊
心
略
有
不
安
的
是
向
保
險
公
司
報
案
時
，
報
完

姓
甚
名
誰
之
後
，
對
方
說
：
「
更
重
要
的
是
閣
下
保
險
單
號
碼
。
」
好
像
賤
名
無
足

輕
重
，
可
以
等
閒
視
之
。 

接
著
就
問
當
事
人
駕
駛
執
照
號
碼
、
對
方
駕
駛
執
照
號
碼
、
保
險
單
號
碼
，
以

及
判
斷
是
非
責
任
的
警
察
的
號
碼
，
總
之
在
抄
號
碼
、
報
號
碼
的
忙
亂
中
，
我
忽
然

體
悟
到
幾
個
數
字
居
然
能
有
那
麼
多
的
變
化
、
那
麼
多
的
代
表
作
用
、
那
麼
大
的
支

配
力
量
。 



三
年
級
朗
讀
（
二
） 

垂
釣
睡
眠
（
節
錄
）    

作
者
：
鍾
怡
雯 

  
 

我
便
這
樣
迷
迷
糊
糊
的
半
睡
半
醒
，
間
中
偶
爾
閃
現
淺
薄
的
夢
境
，
像
一
湖
漣

漪
被
一
陣
輕
風
吹
開
，
慢
慢
的
擴
散
開
來
。
然
而
風
過
水
無
痕
，
睡
意
只
讓
我
淺
嘗

即
止
，
就
像
舐
了
一
下
糖
果
，
還
沒
嘗
出
滋
味
就
無
端
消
失
。
然
後
，
天
亮
了
。
鬧

鐘
催
命
似
地
鬼
嚎
。 

我
從
此
開
始
與
失
眠
打
起
交
道
，
一
如
以
往
與
睡
眠
為
伍
。
莫
名
所
以
的
就
突

然
失
去
了
它
，
好
像
突
然
丟
掉
了
重
要
零
件
的
機
器
。
事
先
沒
有
任
何
預
兆
，
它
又

不
是
病
，
不
痛
不
癢
，
嚴
重
了
可
以
吃
藥
打
針
；
既
不
是
傷
口
，
抹
點
軟
膏
耐
心
等

一
等
，
總
有
新
皮
長
出
完
好
如
初
的
時
候
。
它
不
知
為
何
而
來
，
從
何
處
降
。
壓

力
、
病
變
、
環
境
太
亮
太
吵
、
雜
念
太
多
，
在
醫
學
資
料
上
，
這
些
列
舉
為
失
眠
的

諸
多
可
能
性
都
被
我
否
定
了
。
而
不
知
緣
起
，
就
不
知
如
何
滅
緣
。
可
惜
不
清
楚
睡

眠
愛
吃
什
麼
，
否
則
就
像
釣
魚
那
樣
用
餌
誘
它
上
鉤
，
再
把
它
哄
回
意
識
的
牢
籠
關

起
來
。
失
眠
讓
我
錯
覺
身
體
的
重
心
改
變
，
頭
部
加
重
，
而
腳
下
踩
的
卻
是
海
綿
。

感
覺
也
變
得
遲
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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